
 
【明慧网】长春市大法弟子王玉

环，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与数十名大法

弟子同时被警察绑架。十月九日晚上，

有警察打来电话通知家属说：“王玉环吐

血，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家属问王玉

环的遗体在哪，警察没有告诉家属，告

诉家属十月十日找相关负责人面谈。  
据消息，王玉环于半月前的九月二

十四日就已在长春市中心医院去世。 

王玉环，一个善良平和、不识几个

字的普通六旬老人，因坚持信仰，八年

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十多次。她曾在

老虎凳上“住”了三天两宿，被折磨得

脚踝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

复劈折而断；她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

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

耳，全身血肉模糊……。她和其它女学

员被扒得一丝不挂，成大字型绑在硬木

板上达二十六天，受尽警察、监医和男

犯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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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作为多元文化城市代表的美国旧金山，

每年的哥伦布尔日大游行，不仅展示意大利人传统的民

族文化，更成为旧金山多族裔参与的盛会。每年吸引的

观众约有四十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十月七日的

哥伦布节盛大游行中有一支中国人的队伍，而且是规模

最大的一支：超过300多人的法轮功的队伍。身穿蓝色

上衣的军乐队和黄色服饰的炼功队伍，即使灿烂的加州

阳光也无法掩住这支队伍所散射出的耀眼的光芒和纯

净，不仅是吸引着沿途观众的掌声、镜头和笑容，更让

那些来自中国的观光客们情不自禁的发出赞叹。 

虽然法轮功在中国已经被迫害抹黑了八年，但旧金

山哥伦布大游行中法轮功团体所展现的精神面貌，让这

些来自国内的同胞禁不住拿出相机留下这个在大陆暂时

还不可能看到的壮观场面。游行组委卡斯珀尔（Don Ca

sper）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让整个游行生辉。谈到

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卡斯珀尔表示，信仰自

由是普世人权，任何国家迫害信仰自由都是不对的。◇

【明慧网】瑞士有七百四十万人

口，四种官方语言，分别是德语、法

语、意大利语和列支罗曼语。但是语

言的不同并没有影响瑞士人认识法轮功。法轮功最先出

现在法语区的日内瓦，随后传到了德语区。一位中国医

生修炼了法轮功后，就开始告诉她认识的人，随后人传

人，心传心，日内瓦的法轮功学员就越来越多。 

介绍法轮功的学习班从日内瓦到卢塞恩、到苏黎世、

到首都伯尔尼，从都市到村庄，随着学的人越来越多，炼

功点犹如莲花盛开，相继成立，又有更多的人因为看到关

于炼功点的信息开始认识并修炼法轮功。对很多瑞士人而

言，是在中共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以后，通过法轮功学

员揭露中共迫害暴行的活动，或从媒体的报导上开始知道 

法轮功的。善良

的瑞士人在明白

了真相后，纷纷

声援和支持法轮

功。 

右 图 为 一

群瑞士学生排

队等候签名支

持法轮功。◇ 

莲开瑞士香

法轮功风采再现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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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抓捕开法会的大法弟子 
五月九日，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二道

区分局对在二道区召开法会的大法弟子进行了非法抓

捕，当场绑架了王玉环、冯立平等三十八人，随后大

范围的非法抓捕、非法抄家波及全市各个区，被牵连

的大法弟子非常多。据估计此次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

子总数在六、七十人左右，并有多位大法弟子被迫流

离失所。在五月九日当天的下午，长春地区狂风大

作，随后几日气温骤然下降，至十八日气温降至十度

以下，天气预报报道局部地区甚至有小雨夹雪。五月

的中下旬有此天气不能不说是异象。  

王玉环是如何迫害致死，吉林省当局在极力封锁

消息，还在调查之中。 

王玉环二零零五年年底时自述其遭受迫害的

部份经历： 
“说来你们不一定信，在劳教所里，管教为了自

己赚钱，卖我们睡的铺位，一个铺位二千元，一旦买

到铺位的犯人就可以享受到平躺，不用‘立刀鱼’式

的受罪，同时享受平躺的犯人也拥有打我们的权利。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送到黑嘴子劳教所。在这里



 
采取强制转化我的办法，每

天超负荷十八小时做出口国

外的活，劳动之外还要我写

思想汇报，不写就会被犯人

打骂。六大队的管教孙明

燕，为了转化我骑在我头

上，用电棍电我的头、脸一

个多小时，头发焦了，脸和

脖子都糊了。  

净月潭见证多位大法

弟子被酷刑致死 
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

因电视被大法弟子插播真

相，中央“六一零”下令在

长春大搜捕，我是被警察抓

捕的对象，当时共抓了五千

多个大法弟子，看守所每个

号至少有五十多个人，号子

里厕所里关的都是大法弟

子。三月十二日晚，刑警大

队一处的高鹏和张恒等人开

始审问我，他们把我的手反

铐在背后，把一个帆布雨衣

的袋子套在我的头上和脖子

上，袋子的绳把脖子勒紧使

我什么也看不到，呼吸非常

困难。他们又用绳子将我五

花大绑全身勒紧，放在车后

备箱里，然后开到净月潭的

一个山里。这里是专为迫害

大法弟子用大刑的地方，在

这里，好多大法弟子因大刑

被折磨死，大法弟子刘海波

就在这个魔窟里被扒光衣服

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

肛门一直插进去电到他的五

脏被当场电死，刘海波是大

学毕业生。  

绿园区医院大夫刘义，

三十多岁，也被酷刑折磨死

在这里。在这里因大刑被折

磨死的大法弟子有二十三

名，名字我都能叫上来不

少，被打死的大法弟子就地

埋在那里挖的坑里。一个比

较漂亮的女大法弟子项敏被

抬回来后告诉我，在这里警

察一边电她一边侮辱她的阴

部，在这次长春的大搜捕中

被酷刑折磨死的有近三十名

大法弟子。”  

“到了一个屋子，把包

着头的帆布雨衣袋子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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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说：‘今天看你怎么个死法，没有谁能走出

这里！’我看到我在大约六平方米大的小屋里，

有个小桌子，放着三根带爪子的长电棍，还有一

根绳子，一张床，床是给警察打累我们时躺在床

上骂我们用的。还有老虎凳，很多个警察在屋里

开始做准备工作。  

老虎凳上的哀号 生不如死 
只听山风在呼呼凄叫，紧接着几个警察把我

推到老虎凳上，狠狠地把我按在老虎凳；手上戴

着手铐反绑在背后。然后双臂架在老虎凳的后

背，胸前和腹部被横跨在老虎凳两边的铁棍紧紧

地固定住，脚腕套上两个大铁环固定住之后，警

察开始每隔五分钟给我上一次大刑。每次把我反

绑的胳膊往前摇再往后摇，只听到骨头‘卡嚓’

脱臼的响声。他们还用绳子将脚腕绑在固定的铁

环上，然后猛力往后拉铁环，使脚腕被拉扯得钻

心的痛，同时另外的警察用力按住我的头部往胯

处，痛苦和疼痛使我全身不停地颤抖。  

在每五分钟一次重复这样的大刑中，汗水、

泪水和从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头发和

衣裤，后来难以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使我一次次的

昏死过去，他们一次次的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把

我浇醒，热水把我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破了，

我真的不想承受这难熬的痛苦，我希望他们能用

枪子打死我。  

在对我四个多小时的老虎凳折磨后，又用铁

桶套在奄奄一息的我的头上，七个警察每人抽三

枝烟，往桶里喷了一个多小时，我一阵阵被呛得

昏迷，又一次次用凉水浇我，我没有完全清醒他

们又用抽的三枝烟，猛抽一口，用烟头扒开我的

眼烤，烤痛了，我挣扎着动一下。这样折腾够

了，又用拳头打我的头、脸，鼻子、牙都被打出

血了，把我的门牙打掉了两颗，我的脸肿起来

了，变成了紫黑色。  

二零零二年三月，在十七天中我被三次送去

魔窟上大刑，一次比一次严重，后两次都是半

夜，每次由七、八个警察直接进号里强行架走。

每次我都是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奄奄一息的被送

回来。那时恐怖和对功友的担心使关押在这里的

大法弟子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凡在“六一零”上

了黑名单的人天天被所谓这样的‘提审’。  

监狱医院打毒针 
我在上大刑之后，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我

和郭帅帅被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一进医院就

把我和她背绑在床上，给我打一种不明药物。到

今天我的双腿都是麻木的，掐一下没有感觉。大

法弟子姜勇和我们一起进来，到六、七月份，在

这里被迫害致死，姜勇被打了一种无名针，天天

被抽去一大管子血，使姜勇极度虚弱，奄奄一

息，后在野蛮灌食下姜勇死亡。我们亲眼看到一

个人被折磨致死的过程触目惊心！郭帅帅被强行

灌食两个多月，郭帅帅感到灌食太痛苦，就把一

米半的胶皮管全吞下去，肚子痛的滚来滚去，狱

医怕郭帅帅出去有证据，便

更加残酷的迫害郭帅帅。  

警察和男犯天天看着郭

帅帅和我一丝不挂的裸体，

其中一个狱医，还用手向郭

帅帅的小便处掏，在极其痛

苦的折磨下郭帅帅又吞下一

个小勺，肚子更加疼痛得在

床上翻来覆去，狱医用刀从

胸口一直开到小腹底下，开

完肚后缝上，就把生命垂危

的郭帅帅送回家，郭帅帅身

心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赵小琴被迫害致痴呆 
和我一起住进监狱医院

的赵小琴，‘六一零’刑警

把赵小琴打昏后从楼上扔

下，她至今不能说话，痴

呆，左胳膊断了，扔下楼

后，又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

害。被迫害致痴呆的赵小琴

只是傻傻的笑和哭。 

 由于我不转化，他们决

定送我回第三看守所，结果

三所说我随时可能死亡就不

收，他们气急败坏的打踢

我，把我吊在三所的铁门上

五、六个小时，后警察再次

把我送回监狱医院迫害。回

到医院我仍绝食五十天，狱

医用刀把我的静脉切开，把

切开的血管一头打上结，然

后系上线，另外一头埋上

针，血不停的流出来，地上

床上到处都是血。腿肿得老

粗老粗，脚开始坏死，狱医

都说我左腿一定残废。每天

要打十多瓶不知名的液体，

没人护理，大小便都在床

上，几十天身体一直浸泡在

尿液里，痛苦难耐。  

一丝不挂受尽警察的侮辱 
       我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了

那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暴行，

我们作为女人都被扒的一丝

不挂的大字型绑在什么都不

铺的硬板床上，就这样被光

着身子绑了二十六天，受尽

了警察、监医和男犯的侮

辱！ 
 

 

 迫迫  害害  


